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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艺术体育

湖湘木雕实用性探讨①

王　勇
（湖南城市学院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，湖南 益阳４１３０００）

摘　要：人类以木头制作生产工具原本出于实用目的。木雕艺术作为营造空间的艺术形式，其造型形态的多样性涉

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。湖湘木雕与湖湘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，很多作品都精妙绝伦，能够体现出创作者的艺术审美情

怀，且不流于表面的奇淫技巧，完全将审美意义融入到了实用功能之中，体现了湖湘人求真务实的精神。湖湘木雕的实

用意义远远大于审美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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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湖南境内崇山峻岭，逶迤延绵，森林茂密，古木参天，遍布樟、梓、楠、柚、松、杉及楠竹杂木。此类木

材质地细腻，纹路优美，气味芬芳，防虫防腐且坚实耐久。因而，自古以来，就被湖湘地区的先民用来建

造房屋和制作家具。不过，在楚地先民的生活中，木雕作品最早应该是出现在生产工具之中。

人类以木头制作生产工具原本出于实用目的。生活于湖湘大地的早期居民会运用随手可以拾取的

木棒抵御野兽、获取猎物。我们推测，原始人出于装饰或者标记的考虑，将自己的木头工具印刻上专门

的记号，或者将它稍加雕刻，以便于使用。因而，木雕开始出现了。另外，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来看，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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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的木船都是将一段整木凿空而成。这也是比较原始的雕刻形式，它同样也离不开实用的目的。早期

的楚地居民都沿河流或者湖泊而居，出于交通或者渔猎的实用性考虑，也就无法离开对木筏的依赖。早

在旧石器时代，湖南的先民就懂得制造出普通的木船。

《礼运》中记载，远古人类“冬则居营窟，夏则居?巢”。湘西南一带溶洞众多，“居营窟”的情况也

是自然的。但在较平原化的靠河流的湘北一带，居民则需要对木质或土著的居所进行加固，比较有力的

证据还是源自澧县大堰
$

镇宋家台村遗址（新石器时代晚期），该遗址中发现的大块红烧土有明显的夹

木（或竹）的痕迹，说明房屋采用编竹（木）夹泥烘烧的方式建造。

进入到原始农业社会形态阶段，尤其是当先民们掌握了建筑、炊饮的时候，人类对木的需求更大。

农业的发展将人类活动场所固定了下来，反过来，农业的发展又要求人类具备固定的居住模式。这种居

住模式需要起到照顾与维护农业的作用。在农业范围内的居住限定促使人类对于房屋构造、木质运用

不断加以研究更新。湖湘地区的早期居民，对于建筑木雕有着极为深刻的热衷。一些学者根据出土文

物指出湖湘木雕与建筑的产生密切相关：“湖南民间木雕何时开始，至今尚无确切的记载。从今长沙市

南郊南托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彩绘双耳陶罐上可清楚辨别出，在陶罐颈部有一圈绘制窗格纹样，与百越民

族的干栏式房屋极其相似。罐颈上的干栏式房屋纹样，被认为象征着７０００年前一个安居乐业民族村
落，这村落修造了一排排房屋，依山傍水。”［１］这种干栏式建筑一直到今天还在湘西南地区流行着，它与

湖南地区气候及自然地理地貌有着较大关系。湖南地区气候湿润，房屋构造亦讲究，尤其注意隔潮，通

常需采取抬高土面地基或者沿屋檐挖出沟壕的方式，用于排水去潮，保暖宜居。因地制宜，就地取材，故

而处于山林地带的湖南民居住房多以木质结构为主。即便是以土石为主要材料的建筑，其房屋基柱、椽

棱中也都安插有木质构件。正因为湖湘地区的居民对于木材在建筑中的使用情有独钟，所以才会产生

大量的建筑木雕。

二

梁思成指出，中国的建筑在其主体上有最基本的相同点：“以木料为主要构材……历用构架制之结

构原则，即以木材为主，此结构原则乃为‘梁柱式建筑’之‘构架制’。”［２］４将“梁柱式建筑”确定为农业社

会阶段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恰当性。稳固的梁柱式建筑为人居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空间，将人居环境固定

下来，同时也起到了照顾农耕的重要作用，尤其是对作为最早进入农业社会阶段的湖湘大地具有非凡的

意义。

早期湖湘木雕的这些特征，直到今天仍然继续被传承着。一些学者通过考察湘南地区现存的明清

建筑木雕，指出了这些建筑木雕背后所透露出来的深刻的文化信息：“湘南传统民居门窗木雕艺术是以

其丰富的文化内涵、多样的雕刻技艺、质朴率真的表现手法来呈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的，是几百年来的

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，对湘南民居整体建筑装饰特点和艺术风格的形成起到了至关

重要的作用。”［３］其实不仅仅是对于湘南木雕，整个湖湘建筑木雕都有这种特征。木雕是空间艺术，其

造型形态的多样性涉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。

湖湘木雕这种质朴单纯、以实用为主且兼顾审美情怀的特征，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则直接与湖湘地区

的自然环境及民族精神相关。漫长久远的历史进程以及艰辛恶劣的生存环境，铸就了湖湘地区早期居

民那种强悍而极富生命张力与韧性的集体个性。加上自然环境中山峦起伏，水网密布，则更陶冶出他们

纯真质朴的民族精神及浪漫而富有激情的民族情怀。在这样的民族个性与情怀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建筑

木雕，自然会与其母体文化血肉相连，一脉相承，并带着浓郁的地域民族文化特色。有学者指出：“建筑

木雕装饰艺术在提高建筑亲和力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。其题材的选择性使得中国的建筑不同于欧式建

筑，显示出更多的人性化，充满着一种和谐之美。”［４］时至今日，我们仍可以从湖湘建筑木雕的形制及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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饰风格上感受到山林民族血统中的坚韧力量，不乏阳刚之气的浪漫情怀，充满智慧与内敛力的艺术特

色，以及弥漫着神秘气息的装饰色彩。所有的这些特征，都体现为对于建筑木雕的实用性追求。门窗及

其它木雕建筑构件，尽管工艺精细，能够表现出匠人的艺术技巧和主人的审美情怀，但其最终目的还是

为了实用。它们的审美性要求只能服从其功能性要求。《韩非子》载：“堂溪公见昭侯曰：‘公有白玉之

卮而无当，有瓦之而有当，君渴，将何以饮？’君曰：‘以瓦卮。’堂溪公曰：‘白玉之卮美，而君不以饮者，以

其无当耶？’君曰：‘然。’堂溪公曰：‘为人主而漏其君臣之语，譬犹玉卮之无当。’”［５］４５５韩非子所说的

“千金之玉危”材质贵重，雕琢精细，自然有着不俗的审美价值，但如果它的底部是漏的，装不了酒水，则

不如一个陶土做的杯子。韩非子强调了工艺品的实用价值高于审美价值。李砚祖指出：“我们制造物

品的使命是满足一定的功利需求，这种物质产品即被限定在它本身以外的某些功利目的而被使用，如在

技术性能和使用性质上背离了这个预计设计目的，不符合必要的需求，那附属的所谓审美价值就不能得

到肯定。”［６］

这种审美价值服从于实用价值的要求，从湖湘木雕中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，尤其是以实用为主

的建筑艺术中，这种特征更为明显。现存的湘西南雪峰山脉周边一带的民居建筑上所见到的窗棂雕刻，

完全称得上是“网户朱缀，刻方连些”在明清时代的遗存实物。尽管当地居民对这些建筑物的墙板、窗

棂、门扉进行髹饰朱漆，或用其它颜色的涂料进行装饰，但都离不开韩非子对工艺品所要求的实用性

功能。

木雕在传统湖湘居民的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，从建筑物本身的厅堂、厢房、牌楼、祠堂、戏楼、梁柱、

门窗到与建筑物唇齿相关的日用生活物器中的床、柜、轿、案、几、屏、酒具、茶具、烟具和祭祀陈设所用的

神龛、造像、供桌及文房清供，都有大量实物遗存。而且在不同的地域，还形成了不同的木雕风格特征。

湘北地区，以常德桃源的木雕最为闻名；在湘西南地区，则以宝庆及洞口的木雕著称一方；至于湘东、湘

南的祠堂庙宇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类道教、佛教及其他民间造像，更是被人们所交口称赞。湖湘木雕与湖

湘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，很多作品都精妙绝伦，且不流于表面的奇淫技巧，完全将审美意义融入到了实

用功能之中，体现了湖湘人求真务实的精神。

三

湖湘传统建筑以“木作”或者木石结构为主。“所谓木作分为‘大木作’和‘小木作’，‘大木作’即为

建筑中承重的梁、柱体系，‘小木作’就是木雕；木雕以其古朴典雅的图案、丰富的民族内涵，是我国古代

建筑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其中民间木雕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，有其自身独立的文化与艺术价

值。”［７］在湖湘地区的各类木雕中，有绝大部分是作为建筑物的一部分构件而存在的。在这些木雕构件

中，包括了人物传说、戏曲故事等题材，其中又以动物和花卉为题材的作品最为常见。湖湘地区艺人工

匠大多擅长运用通感联想的方式进行艺术创作，所以，这些木雕艺术形象无一不包含着神秘诡谲的艺术

情趣，充满着奇特迷人的美学魅力，体现了审美性和实用性的完美结合。我们以龙、凤、鱼三种具体的木

雕图案，来探寻湖湘木雕中的艺术魅力及其所体现的实用性要求。

湖湘木雕作品中，龙的形象出现得非常早。《新序·杂事》所载：“叶公子高好龙，钩以写龙，画以写

龙，屋室雕文以写龙。”这是在楚国发生并流传于世的经典故事。《楚辞·招魂》所言“仰观刻桷，画龙蛇

些”，指的也是雕刻龙蛇于房屋的楣檩。雕桷、雕檩、雕门，是湖湘木雕应用于建筑装饰艺术中的一大特

色。因方便观看和审美视觉的需要，凡是远观仰看的檩柱、门楣、神龛上的雕刻物，往往形体较大，刀工

泼辣粗犷，形象生动、神态威严。在湖湘地区的建筑木雕艺术品中，“龙”的图案形象既有着自身民族文

化的涵义，也有着独特的样式和形态。在湘西南建筑木雕装饰实物中，无论是较为平面的浮雕还是较为

立体的圆雕，龙的形态全部都由粗犷豪迈而又生动流畅的曲线构成。它们都具有力量感，缭绕盘旋，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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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强烈的动势和韵律，奇迹般地使作品充满了生命的朝气和张力。

由于凤鸟的羽毛五彩艳丽，故而经常被赋予品德高尚、吉祥美好的寓意，楚地的普通百姓到王公贵

族，都喜欢凤凰，并以之作为装饰图案。凤在湖湘地区，通常是作为“通天使者”的形象出现的。现在能

看到的最早的三幅帛画出土于长沙地区，其中的一幅人物龙凤图，凤的形象就具有沟通天界的功能。在

湖湘建筑装饰木雕中，“凤”的形状一般按照“头似锦鸡，身如鸳鸯，鹏翅鹤腿孔雀尾”来塑造。

在湖湘地区的建筑木雕中，鱼的造型图案也较为常见。一般说来，鱼的形象意义容易使人产生通感

谐音联想。但在湖湘建筑装饰中，鱼纹有着非常丰富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。在湖湘传统建筑装饰艺

术中，鱼群主要用来象征家庭家族的和睦团结，鱼头则用来比拟同宗祖先。如在湘西南地区流行的“三

鱼共首”图中，鱼头就代表同根同源，与之巧妙相连的三身三尾则代表了家族的三个分支（或者也不仅

仅是三个分支，因为三在中国文化中通常是一个概数，意味着众多）。另外，鱼的造型也有匹偶、情侣、

性的象征。如“双鱼图”，多为成对的鲫鱼或金鱼相戏，是民俗民歌的形象化诠释：“郎哥送我到河边，对

对金鱼戏水中。鱼儿都知风流事，呆死郎哥好懵懂。”一些木雕鱼还因为种类不同具有不同的文化含

义，如“四鱼图”仅限于鳜、鲤、鲶、鲫（湘南宁远文庙及湘西芷江天后宫则以金鱼替代鲫鱼）。其具体含

义十分明显：鳜谐音贵，所以鳜鱼隐喻为等级高贵的人；鲤谐音礼，所以鲤鱼则代表礼数、礼仪观念；鲶鱼

嘴巴有须，所以被用来指代成熟矫健的男子；鲫鱼因形体宽短，也叫“荷包鱼”，生殖能力强，所以暗喻成

年女子。

“从现代观念来看，实用工艺之美属于技术美的范围，而技术美的基本法则就在于功能和形式的统

一，即达到功能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，并且功能价值往往居于主导地位。”［８］１５５不论是龙凤题材的木雕

还是鱼类题材的木雕，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图案都被湖湘居民认为能给生活带来幸运。它们或寓意着

农业丰收、儿孙满堂，或寓意着生活美满、吉祥如意。无论是哪一种，都不是为了单纯的装饰，而往往含

有很强的实用功能。它们是“一种艺术与仪式同享的冲动，是想通过再现，通过创造或丰富所希望的实

物或行动来说出、表现出强烈的内心情感或愿望”［９］７９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湖湘木雕的实用意义远远大于

审美意义。只是到了今天，我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才将这些原本存在于乡间田野的木雕视

为艺术品，并以一种审美的眼光来看待，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来的那样：“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湖南民间木

雕的实用性已无足轻重，但其艺术性、审美性以及其承载的文化内涵、精神信息以及内涵的‘道’却不容

忽视，并且会随着时代进步更加弥足珍贵。”［１０］尽管如此，它们被创作出来的最初实用意义，今天仍然值

得我们深入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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